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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胜利之山”吟出《长征谣》（下）

深厚底蕴里的变迁往事（下）

王志洪:把文化“大篷车”开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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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嘴战斗速战速决，共歼灭敌
骑兵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还有
马车和军需物资。

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红
军送来的战马真不错，毛泽东当即决
定，成立红军第一支骑兵侦察连。

1935 年 10 月 7 日下午，怀着胜
利的喜悦，毛泽东率红军众将士一
鼓作气登上了六盘山。陈昌奉回忆
道：“……我们一方面听毛主席说古
论今，一方面观赏着六盘山的风光山
色，在越过一道山卡之后，主席转过
身挥手招呼同志们说：‘休息一会儿
吧！’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习惯地用
手摘下帽子，伸开双腿，一边歇息，一
边眺望远方，高兴地说：‘这里真是个
好地方，以后可以好好地写一写，你
们看，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
飞，六盘山的景色多好啊……’过了很
久，我才明白，毛主席这是在酝酿吟诗
作词哩。”

毛泽东究竟是在山头就吟出了
完整的歌谣，还是当晚在村民窑洞中
补充记下的？回忆者、研究者们说法
不一。但是，《长征谣》诞生于六盘
山，这是确定无疑的。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
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
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
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
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
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歌谣是红军重要的宣传形式之
一。由于毛泽东深谙古词，《长征谣》
是以《清平乐》为骨架，却又朗朗上口。

《长征谣》很快就在红军中传开
了，后来又在八路军、新四军甚至国
民党统治区追求进步的文学爱好者
中传诵着。

长缨 定缚苍龙

由《长征谣》发展成为著名词作
《清平乐·六盘山》，应该是在红军到
达陕北之后。据陈昌奉回忆：“1935
年 12 月的一天，也就是党中央驻在
瓦窑堡（现子长县）期间，毛主席没
有开会，也没有看书，静静地坐在桌
前，反复吟诵，挥笔写出了《清平乐·六
盘山》。”

但关于词的写作时间，1963 年
版《毛主席诗词》和 1986 版《毛泽东
诗词选》均标为 1935年 10月。《毛泽东
年谱》1935年 10月 7日记有：“率陕甘
支队胜利地越过六盘山主峰，继续向
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随后，作《清平
乐·六盘山》词。”这都是以毛泽东吟
《长征谣》的时间为词作时间，应该说
合乎实际，也更具历史意义。

《清平乐·六盘山》与毛泽东其
他几首长征诗词一样，早已成为举世
公认的名篇。

“天高云淡”，是对陇东高原深
秋壮美景色的描写，也是抒发因胜利
而兴奋的激情。“望断南飞雁”，是将
厚重的情感寄意于景中。凝视南去
的大雁飞到天际，依然思念绵绵。思
念留在苏区的同志、血肉相连的乡
亲、长眠在路上的烈士、还在征途上
的几万红军……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是人们
时常引用的佳句。可以说是写实：走
到六盘山，就踏上了秦长城遗址；更
应理解为言志：不到根据地，不上前
线，就不是英雄好汉。“屈指行程二
万”，回首长征路，从容“屈指”，似等
闲视之，更显豪迈气概。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
风”，依然是寄意于景中。重峦叠嶂

间，西风劲吹，红旗招展，犹如大气磅礴
的画卷，彰显出红军所向披靡的气势。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
龙”，这是宣誓，是呐喊，是对信念和
意志最有力度的表达。“长缨”指革命
武装；“苍龙”是凶神恶煞。毛泽东曾专
作批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
因为当前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诗人
李瑛评价此句“画龙点睛地展现了革命
任重道远但却信心百倍的光辉前景”，
是全词的主旨所在。

从《长征谣》到《清平乐》，字句有
多处改动，删去了“同志们”的呼语和重
复句，改“南归雁”为“南飞雁”，改“赤
旗”为“红旗”，改“今日得着长缨”为“今
日长缨在手”，但内容无实质变化。

对这首词的发表时间，有诸多考
证：1941年 12月 5日上海出版的文学
刊物《奔流新集之二·横眉》首次披露
这首词，被认为是第一个公开版本。
1942 年 8 月 1 日新四军《淮海报》以
《长征谣》为题刊出这首词。1947年
8 月 1 日晋冀鲁豫军区《战友报》，
1948年 7月 1日东北解放区《知识》杂
志都刊发了这首词。1949 年 5 月冀
东新华书店印行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一书以《咏红军长征》为题刊载这
首词。1949年 8月 2日上海《解放日
报》最先使用词牌《清平乐》发表这首
词。1955 年 5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刊登《长征》和《六盘山》两首词，是首
次在国家级出版社的出版物上发
表。1956年 8月 3日出版的《中学生》
杂志在谢觉哉《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
歌》一文中引录有这首词。

毛泽东对这首词的情感也非同
一般，他留下的手书多达 10 幅。最
早的手迹是 1938年 11月在延安书赠

李公朴留下的，见《李公朴纪念文集》
插页。1957年 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
毛泽东诗词 18首时，他应邀将这首词
写了横竖两幅书法，并将“红旗漫卷
西风”一句的“红旗”改为“旄头”。

据研究者介绍，毛泽东对此词改
动有 8次。1957年把“红旗”改为“旄
头”后，1961 年又将“旄头”改为“红
旗”。在他留下的手书中，“红旗漫卷
西风”句，有七幅是“旄头漫卷西风”；

“何时缚住苍龙”句，有七幅是“何时
缚取苍龙”，一幅是“他年缚住苍龙”。

几十年来，每当诵读、演唱甚至
想起《清平乐·六盘山》，宁夏人总会流
露出更为特殊的情感。这不仅因为宁
夏的山水见证了红军长征走向胜利，
还因为毛泽东的一次特殊关照。

1959 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
后，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布置
自己的会议厅，许多同志建议宁夏
厅应悬挂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
山》。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
员会秘书长的黑伯理便与董必武取
得联系。1961 年 9 月 8 日庐山中央
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欣然提笔，专
为宁夏同志书写了这首词作，派人
送到董必武处，并致信说：“必武同
志，遵嘱写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
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
以再写。”9月 30日《宁夏日报》头版
套红刊发了毛泽东的手书墨迹，并
配发社论。之后，工艺人员将手书
作品放大，镌刻在贺兰石板上，悬挂
于人民大会堂的宁夏厅。

如今，矗立在六盘山巅的红军长
征纪念碑上，也镌刻着毛泽东这首记
载着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传扬着革命
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永放光
芒的《清平乐·六盘山》。（据澎湃新闻）

玉皇阁所在地，当时有一个
土台子，庆王府的人在台上修建
了几间平房，作为守卫王府警卫的
一处指挥所兼巡夜报时的更房。
在《弘治宁夏新志》中，已把它称为

“旧谯楼”（旧钟鼓楼），可见弘治年
间，土台上的建筑物已做翻修，实
际上已具有镇城钟鼓楼建筑和作
用的性质了。

这座钟鼓楼在清朝乾隆三年
（1738年）大地震中毁坏，当次年恢
复重建府城时，以鼓楼位置偏于城
东，官民一致认为趁重建之机，把鼓
楼改建在府城的中心位置“四牌楼”
地方，于是就将原鼓楼改建成玉皇
楼（阁），确切时间尚难确断，大约
应在乾隆四年（1739 年）以后至道
光元年（1821 年）以前这段时间。
台基正中为南北向拱形门洞，门额
上方有石刻题字，南为“帝鉴”，北
为“天路”。

说起玉皇阁，在世纪广场上晒
太阳的老人会笑着说，你看那飞檐
多好看，技术多精湛。一位老人说，
他见过的最美的玉皇阁，是在太阳
刚升起的时候，那时候，这座沉稳的
古建筑，被一片金黄色的光芒覆盖。

宁园像一条纽带

宁园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闹
市一隅，显得宁静闲适。宁园更像
是一条纽带，连接起鼓楼和玉皇阁，
让这两座古建筑联结在一起。

《银川园林志》记载，宁园的建

设，始于 1983年 9月，当时的银川市
园林局结合全市园林建设和绿化现
状，提出绿化“黄土不见天”的口号，
注重建设发展小园林、小绿地，提倡
家庭养花。1981 年至 1999 年近 20
年的时间里，唐徕公园一期、宁园、
西夏公园、满春园等一批小公园、小
游园应运而生。

当时根据银川市的规划，结合
解放东西大街的改造工程，市政府
在原来破旧平房的旧址上建起了宁
园，历时一年多，1987年 10月 1日正
式迎客。“当时的宁园有围栏，还卖
票呢，好像是 1毛钱。”一位老银川人
回忆说，当时新建起的宁园仿古建
筑，在银川是很稀罕的，是作为一个
景点存在的。

1999年，宁园进行了改造。一方
面拆除了围栏，改造成为开放式的街
心公园，一方面对东区长 67米、宽 52
米，占地 0.35 公顷的广场进行了改
造。因正逢千禧之年，世纪交替之际，
故取名“世纪广场”。广场正中修建了
一座钟亭，悬挂一口“宁夏世纪钟”。

宁园和世纪广场，是许多银川老
年人最喜欢的去处。冬日阳光明媚
时，人们就坐在世纪广场上，散步或者
围坐聊天；而到了夏季，宁园里绿树成
荫，又成了纳凉和娱乐的好去处。

看人们穿梭流连于小径、石
桥、拱门之中，再看看东西两头两座
厚重的古建，你就能真正理解这处
区域，被划作历史文化街区的意义
所在。 （据银川党史网）

王志洪：宁夏驻京办事处的
韩主任对我们特别热情，介绍宁夏
的情况时讲了很长时间，我们听得
也特别认真，话里话外全是宁夏的
好，而且还有针对性。听他的口气，
宁夏就是个充满鲜花与歌声的地
方，我们听得热血沸腾，充满着期
待，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宁夏。
韩主任还给我们背诵了毛主席的
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
城非好汉……”我们回去就找毛主
席的这首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
缚住苍龙”。感觉主席的诗歌太豪
迈了，充满了革命的浪漫和坚定，
似乎就是为我们出征写的。那时
我们都是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接受
的教育不仅是艺术，更多的是为祖
国奉献一切的理想追求，青春的理
想与豪迈再加上韩主任的鼓动，全
部变成我们投身边疆的力量，真的
有些热血沸腾。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整班的
毕业生被分配到宁夏是件大事。
宁夏文 教 厅 还 派 时 任 宁 夏 话 剧
团 团 长 叶 勃到北京去接这批学
生。叶勃是位资深的老革命，也
是早期支宁的干部，他在学校给
学 生 们 讲 话 时 说 得 就 客 观 了 许
多。他看到这批热血沸腾的艺术
学院的学生时，讲得更多的是宁夏
的发展潜力和共同努力后会争取
到的美好未来。他还特别提醒所
有的学生，要充分做好艰苦奋斗的
思想准备，在敢于吃苦时还要善于
吃苦，能够吃苦。也算是给这批充
满艺术浪漫的大学生提前打下了
面对困难的预防针。在王志洪的
记忆中，来宁夏的火车上，27 名艺
术院校毕业生的歌声盖过了火车
的轰鸣。激情与豪迈让所有的同
学都无比兴奋，一路欢笑一路歌，
还有同学现场表演快板诗，这都成
了车厢里的风景，在乘客的掌声中
他们到了银川。

宁夏政府还派出文教厅领导到
车站接他们，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
招待所。银川给王志洪和他的同学
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十分美好，晚秋
的微风轻柔拂面，风中带着北京闻
不到的土腥和瓜果成熟的醉香，一
切都那么浪漫，一切又都那么陌生，
充满着生机。

王志洪：到银川后把我们安排
到自治区第二招待所，条件真的特
别好，都是地瓷砖，房间里的家具也
很好，一个房间有 3个钢丝床，软软
的，比北京住得还好，感觉特高级，
特别舒服。第二天一早，自治区人
事局的领导把我们召集起来，给我
们发工资，每人 52元。我们都是刚
走出校门穷学生，一下子拿到这么
多钱，那个高兴劲无法形容。早饭
后下起了小雨，招待所服务员告诉
我们旁边就是中山公园，大伙一听
就吵着要去公园转转，也不怕被雨
淋了。那时候的中山公园有种原始

的美，令人陶醉。晚秋的落叶静静
地铺在林间小路上，一片金黄，祥和
宁静，纷纷落下的树叶在地上铺了
很厚的一层，脚踩上去柔软潮湿，充
满了诗情画意，感觉特别好。

初到宁夏，季节的恩惠和特殊
的环境给王志洪和同学们有了诗情
画意般的美好与新鲜，再加上有了
可以自由支配的工资和相对便宜的
物价，一路车马劳顿的身体顿感轻
松，反而多了种新鲜与兴奋。在北
京商店中华、凤凰等香烟都是凭票
供应，而在这里是可以买的，商店的
好烟让他们扫了货。几个男同学还
扎堆吃了 3毛钱一碗的羊肉泡馍，鲜
香清亮，汤里再加上些羊油炸的辣
椒油至今难忘。刚到银川的那个早
晨，所有同学都品味到了宁夏的美
好，在摩拳擦掌中又坚定了他们扎
根宁夏奉献青春的决心。

王志洪：从我个人来讲，从到宁
夏的第一天起，所有的印象都特别
好，因为有了这种第一印象的美好，
后来也没感觉到宁夏有多么苦。到
银川后的第三天，宁夏回族自治区
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马玉槐到招待所
接见了我们，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
与群众打成一片，争取做一名合格
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马玉槐
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听着也很激动，
立志要献身艺术来报答党的培养和
这里的人民。

尽管宁夏政府迎接这批学生的
规格很高，52元的工资也让他们有
了短暂的富人感，但接下来劳动锻
炼还是让他们有些吃不消。按当时
的规定，所有毕业分配的大学生都
要先接受一段时间劳动锻炼。当时
的说法是：锻炼思想、磨炼意志、坚
定理想、锤炼红心。

劳动锻炼的场所是银新公路的
建设工地，挖土方、筛石子、拉灰渣、
挥铁锹，这些重体力劳动对艺术学
院出来的学生来讲确实是道难过的
坎。一个月后王志洪又被分配到永
宁县养和公社红星大队，去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

王志洪：去农村前还给我们作
了动员，说大学生不仅要在学业上
毕业，还要接受劳动锻炼，在思想
上毕业。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一段时间后，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又全面开展，我们这些大学生又
成了社教的骨干，无非就是帮助生
产队抄抄写写，出几块黑板报，又
搞了大半年。直到第二年夏天才
从社教队抽回来，分到了宁夏文工
团话剧队。

当时宁夏话剧团还没成立，只
是宁夏文工团里的一个话剧队，人
员不到 10人，真正的话剧没有演过，
多数是送文艺下乡，为各种庆祝活
动搞演出，演出的节目政治性很强，
算不了艺术，更多的是快板书或革
命歌曲大家唱。

（拜学英 蔺银生 撰稿）

（二）

金占林，1939 年出生于同心县
城关乡金家儿沟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生前系同心县豫旺镇广播站站长，中
共党员。

金占林的父亲早年为躲避抓兵，
携妻儿外逃，流落在豫旺城。1959年，
金占林被录用为同心县广播站线务
员，他与广播的不解之缘就此展开。
曾获得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自
治区60年感动宁夏人物”等荣誉称号。

金占林早年只读过两年私塾，深
感文化底子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
要。为弥补文化知识欠缺，他找来小
学语文课本和《新华字典》，一个字一
个字、一个词一个词地学，学完小学
课本，又开始自学中学课程。广播电
视技术需要物理知识，他便找来物理
课本，记概念、背公式，掌握基本原
理，并买来广播、电视方面的书籍，坚
持刻苦自学。金占林的一生除了工
作就是学习，凭着坚强的钻劲和韧
劲，他逐渐掌握了专业知识，成为一
名无线电专业的助理工程师。

金占林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很多
向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的内容。其

中一段写道：“伟大的革命战士雷锋
同志：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他一生都
在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他常说：“‘人’字好写，只有
一撇一捺，而要做好一个人就不那么
容易了，我要把‘人’字写得工工整
整。”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63 年初，同心县决定在全县
普及有线广播，参加工作没几年的金
占林承担了架线任务。刚过正月十
五，他就离开怀孕的妻子，带着工人，
冒着寒风，踏着冰雪覆盖的山塬，挖
坑栽杆、爬杆架线。妻子难产，同事
们劝他回家看看，他却说：“我是‘公
家人’，怎能轻易离开岗位呢？”在他
的带领下，架线队昼夜奋战，仅用半
年时间就架通了同心县东部山区 42
个村的广播线路。年底，全县实现了
村村通线路、社社通广播。

豫旺广播放大站承担着 40多个
村的广播线路维护和信号传输任务。
那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杆多线长，
工作难度大。金占林对组织立下了三
个保证：保证不留下一个空白村；保证
排除线路故障不超过 24小时；保证不

耽误一次播音。当时，放大站用的是
一台老的柴油机，常常出毛病。金占林
每天凌晨4点准时起床，先生火烧柴油
机，加开水预热，然后再光着膀子一次
次发动。6点半，广播信号准时在豫旺
地区的 3个乡（公社）播出。他 3天一
查线，5天一巡回，在方圆 50多公里的
山路上奔波，从不间断。

1998年 7月，金占林从豫旺镇到
县上办事，有人打电话说豫旺地面卫
星接收站发射机发生故障，信号中
断。他一听心急如焚，又立即搭班车
返回站上。由于条件限制，忙了一个
通宵，故障仍然没有排除，他只好步
行几十里，将几十斤重的发射机背上
2600米高的罗山转播台去修理。

长期的野外作业和超负荷工作，
使金占林患上了慢性胃炎、胃下垂、
肺气肿、哮喘等多种疾病。同事以及
家人多次劝他去医院治疗，但他总是
忙于工作，一拖再拖。1998年 12月，
多病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他住进了
医院。可是病情刚有好转，他便瞒着
医院，悄悄回到了广播站。

金占林为别人修理了一辈子电

器，自家却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他家没
什么值钱的东西，仅有的就是一箱箱有
关广电知识的书籍和一堆堆废旧的电
器元件，这是他几十年积累下的最贵重
的“家产”。他每天同电线、铁丝打交
道，但自家晒衣服的那根铁丝却是他掏
4.4元买来的。亲戚、邻居想问他要点
电线、铁丝，他总是婉言拒绝地说：“公
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占。”

1999 年，全国实施广播电视村
村通工程。尽管金占林已经递交了
退休报告，但他却不顾病魔缠身，依
然带病请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8
月 2 日这一天，金占林终因积劳成
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以实际行
动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是公家
人，就要好好为公家干事。”

金占林去世后，同心县豫旺镇方
圆百里的 2000多名群众自发为他送
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北京专
门召开了金占林事迹报告会，并以他
为原型拍摄了 7集电视连续剧《公家
人》。1999年 12月，自治区党委追认
金占林为优秀共产党员。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金占林：为宁夏山区广播电视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1936年 6月下旬的一天，红军第
七十三师向豫旺县城下马关发起了
攻击。红军第十五军团长徐海东命
令该军团手枪团要严密观察韦州敌
情动向，认真研究、仔细分析情况，做
好侦察工作，根据情况可以打一大
仗，徐海东还说：这次行动很重要，将
直接关系到攻打下马关的成功与
否。手枪团的干部战士当场表示：坚
决完成任务。当时手枪团分两个分
队，刘成富担任二分队队长。

夜幕降临后，刘成富召集分队干
部战士，传达了军团首长的命令及作
战意图和手枪团肩负的任务。

凌晨 2时许，刘成富带领全分队
急速向指定地点——韦州与下马关
之间急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
军，跑了 30多里的土路，于凌晨 4时，
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红军战士们不
顾疲劳，积极做好战前准备工作。刘
成富和几个分队干部在一起仔细分
析了敌情：我七十三师正在攻打下马
关，韦州之敌可能要出来增援，而我
们正处于韦州与下马关之间地带，现
在派战士到韦州侦察，时间已经不允
许，隐蔽下来观察敌情又很被动，怎
么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呢？

同志们思索着……这时，刘成富

抬起头向天空望去，繁星满天，借着星
光，刘成富突然看见了敌军架起的电
话线杆，有了！刘成富喜出望外，情不
自禁地将手往大腿上一拍：从敌人的
电话里窃取情报。他立即决定，把红军
的电话机设法架在敌人的电话线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电话里传
出下马关敌人同驻韦州敌人的通话
声。驻在韦州的马鸿逵骑兵营营长在
电话里对下马关的守敌说：“你们要坚
持住，我们骑兵营马上前来增援。”

这时候，天已蒙蒙亮了，周围的一
切都是那样寂静，电话里的声音听得非
常清楚。这一情况十分重要，遵照军团
首长的战略意图，刘成富根据所掌握的
敌情，一方面派出两名侦察员与红七十
五师取得联系，准备打歼灭战；另一方面
占领有利地形准备伏击敌人。

正在这时，刘成富和战士们突然
看见有一个人骑着骡子，后面还跟着
五六个人，朝他们的埋伏圈走来。突
如其来的情况打乱了刘成富他们的行
动计划，他们一时搞不清楚来者何
人？意欲何为？如果打掉这伙人，就
会打草惊蛇，韦州出动的敌军援兵可
能就会缩回去，怎么办？刘成富决定
抓个俘虏，了解事情的真相。他简单
做了布置，然后红军战士各就各位。

等这一伙人走进红军的埋伏圈后，两
个战士箭步上前，出其不意地拿下了
那个骑大骡子的人，后面紧跟的那几
个人见此情景，乖乖地投降了。经过
盘问，得知那个骑大骡子的人是韦州
伪联保主任，其他几个是他的随从。
这个联保主任说，韦州要增援下马关，
具体时间他也不知道。这与刘成富他
们已经掌握的情况相符。约摸过了10
分钟左右，远处有一队骑兵向刘成富
他们这个方向急奔而来。刘成富判
定：这就是韦州敌人援兵——马家骑
兵营。敌人越来越近。红军手枪团二
分队只有 30多人，每人只装备四枚手
榴弹和一支手枪，没有更多的枪支弹
药，而马家骑兵营有 100多号人马，红
七十五师还没有到达，只有来个突然
袭击了，红军手枪团隐蔽在各自的位
置上，等待敌骑兵营靠到最近距离
时，再攻其不备。敌人已经完全靠近
了，“打!”刘成富一声令下，枪声、手榴
弹爆炸声划破长空，响成一片……

敌军骑兵营被这突如其来的枪
弹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敌军人
仰马翻，乱成一片。

战斗进行了约5分钟，刘成富派出
去与红七十五师取得联系的两名侦察
员和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一同赶到，投

入了战斗。枪声愈来愈密集，敌人更加
混乱，找不到方向的马匹惊恐地狂奔乱
撞，陷入红军伏击圈的敌骑兵营的前一
个连已无退路，彻底溃败。后面的两个
连见势不妙，掉转马头，狼狈逃窜。红
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穷追不舍，歼击残
敌，伏击战很快结束。

红军这场伏击战打得十分漂亮，
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打乱了敌人的
阵脚，阻止了敌人对下马关的增援，
保证了红七十三师顺利攻打下马关，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战斗结束后经清查，俘虏敌人
60余人，马 80余匹，还缴获了一批武
器、弹药。

当日下午 2点多，刘成富和手枪
团的战士们回到军部，向军团首长汇
报了窃取敌情和伏击敌骑兵营的情
况。军团首长高兴地说：“你们任务完
成得很好，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现在
豫旺县城下马关已经顺利攻打下来，
你们的任务是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攻克下马关后，红军立即着手进
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壮大红军力
量，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
研究员。）

韦州至下马关之间的伏击战
杨文元


